
第 1 页

发 现 神 食

世纪中叶，我们奇怪的世界里，有这样一类人突然多

了起来，他们一般年高德劭，尽管极不乐意，但还是恰如其

分地被冠以“科学家”的称谓。他们很不喜欢这个叫法，以

至于在《自然》专刊中，这个词被十分小心地回避使用，好

像它是本国所有难听话的发源。《自然》就是他们的特色论文

专刊。然而还是大众和媒体更了解他们。从一开始，只要

“科学家”有任何露脸的机会，他们就肯定是“杰出的科学

家”和“独树一帜的科学家”，我们最少也得称他们为“著名

科学家”。

当然，本辛顿先生和赖德伍得教授在有本书所述之发现

前，早已具备符合这些称呼的条件。本辛顿先生是英国皇家

科学院的院士，前化学学会会长。赖德伍得教授是伦敦大学

卷一　　初试神食

第一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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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德街学院生理学教授，曾多次受到反活体解剖论者的攻击。

他俩均是少年得志，在学术界颇有声望。

与此同时，像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，他俩也明显没有

值得称道的外表。相形之下，当今最平庸的演员，也要比整

个皇家科学院要显得特点鲜明些。本辛顿先生五短身材，秃

顶，背有些驼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脚踏布靴。由于他长了很

多鸡眼，布靴上开了很大的口子。赖德伍得先生则完全是一

副普通人的外表。在他们发现神食（我在此坚持这么称呼它〕

之前，他们埋头钻研、不好张扬，几乎没什么值得告诉读者

的。

本辛顿先生是在进行他那著名的有机含氮碱研究时，获

得鞭策（灵感）的（这位穿开缝布靴的绅士的说法，我们不

妨借来一用）。赖德伍得先生则是一夜成名 记不清他怎么

一来就出了名。反正他的风头很足。不过，给他带来显赫声

名的，我猜，是在《反应时报》上发表的一份长篇大论，用

了大量的脉搏描记器自动记录的照片，外加一个令人羡慕的

新名词。

公众要一瞻两位绅士的风采还真不容易。有时，在皇家

科学院和艺术学会这类地方倒可以见到本辛顿先生。至少人

们可以看到他涨红的秃顶，瞥到一眼他的领子和外套；还可

听到他自以为大家都能听到的讲座或论文的片言只语。我记

得有一次，那是一个正午，都过去很久了，那时，不列颠协

处或 处，或差不多字会还在多佛尔。那天，其 母的某一

个处在多佛尔的一家酒店里租了个地方。只见两位纯粹出于

好奇的，一脸严肃的贵妇，带着笔记本，穿过一扇标有“台

球”和“弹子游戏”的门，进入很容易招惹是非的一个黑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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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。她们专程赶来听赖德伍得先生的幻灯巡讲会。

我看着幻灯片来来去去的走，听着一个声音在讲（我忘

了他说些什么），我相信这是赖德伍得教授的声音。幻灯片发

出咝咝的声响，另外，还有一种声响令我好奇不已，不忍离

席。直到灯光突然亮起 才发现，这种声响原来出自人的咀

嚼。集会的不列颠协会会员们在魔幻幻灯的掩盖下，正在此

地大嚼果子面包和三文治一类的东西。

而赖德伍得，在灯亮之后还在继续滔滔不绝，一边轻轻

黑暗又一敲打着理应显示图表的幕布， 次降临，图表又

出来了。我记得，那个时候的他，尽管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

普通，略略还显得有些紧张，肤色黑黑的，却若有所思，讲

课只不过是受了不好理解的责任感的驱使。

我也听过一回本辛顿先生的课，那是以前了的事了，在

布鲁姆斯伯雷的一次教育会议上。与多数知名的化学家和植

物学家一样，本辛顿先生一上课就显得煞有权威。他要是去

普通的寄宿学校上半个小时课，我敢担保，他准吓得不知所

云。我记得，他当时正针对阿姆斯特朗教授的启发式教育法

提出改进意见。阿姆斯特朗教授的启发式教育法要靠价值三

百到四百英镑的仪器来操作完成，完全忽视了所有其他研究。

他这套方法需要一名天才老师聚精会神地贯彻，即便如此，

一名普通儿童也要十到十二年，在特别认真的态度下，才能

掌握一个人从当时没什么值得称道的、大路货廉价教材上就

能学到的化学⋯⋯

你要琢磨了，这两个人，在他们的科学之外，简直就是

凡夫俗子。不然，就是任何不实用的事物太容易被他们挖掘

了。而且，你会发现，这种情况的“科学家”作为一族人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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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一个样。他们的可爱之处往往表现在同行相轻，以及在

公众面前所保持的神秘感。与此同时，不可爱的地方也是不

言自明。

他们的瑕疵一眼就看得出来。恐怕再也找不到有他们如

此明显的矮个子了。他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，人际交

往几乎没有。他们的研究需要无休止的专注和几乎修道士般

的退隐；剩下的生活内容就寥寥无几了。我们会发现，有那

么些奇怪的、羞涩的、畸形的、灰白头发的，妄自尊大的矮

小的发现者，特地挂着可笑的骑士勋章的宽大授带，主持同

行的招待会；如果生日庆典的天使没有垂青英国皇家科学院，

读一读《自然》专刊，就会领略他们对不讲科学这种现象的

苦恼；有时也不妨听一听某位孜孜不倦的地科学家评说另一

位努力不懈的同行的作品。这些现象不禁会让我们油然想起

人的渺小。

此外，还有这些小“科学家们”已经设下和正在设置的

暗礁。这些暗礁设得很妙，充满了不祥的先兆和人类伟大未

来的神秘的、半成形的希望！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

做什么。怪不得很久以前，即使是本辛顿先生，在他选择了

现在这个行业，当他立志献身生物碱及其同源化合物时，他

甚至还不止于此。没有对前景的认识也有些模糊 伟大的

灵感，什么样的人会把青春贡献给这项工作呢？这些荣耀和

地位只有作为一名“科学家”才会期望获得。不，他们一定

看到了荣耀，一定具备了远见，可又因为看得太近太切，这

前景令他们盲目，这光彩宽容地耀了他们的眼。于是，在他

们的余生，这些科学家才能心态神宁地高举知识的明

这是灯， 我们可以亲眼目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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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，或许这就是赖德伍得心事重重的原因。这一点现

在已经毫无疑问了， 他在同行中可谓独树一帜，挥之不

去的对未来的洞察在他眼前来回徘徊。

我称为神食的东西，本辛顿先生和赖德伍得教授合作研

制的这一物质，就其已经产生的影响和必然将要产生的影响

而言，它的名字毫不夸张。但是，本辛顿先生决不会声色不

露地叫它这个名字，就像他决不会身穿庄严的大红外衣，戴

着桂冠走出思楼安街他的公寓一样。这个词语仅仅只是他脱

口而出的第一声惊叹。他是出于一腔热情称它为“神食”的。

前后总共叫了最多一个小时左右。这以后，他觉得自己有点

荒谬可笑。他一想到面前的这个东西，就看到了一连串巨大

的可能性 确确实实巨大的可能性。但是，面对令人眩目

的前景，他愣了一会儿神。然后，作为一名谨慎的科学家，

他决意不再浮想联翩。此后，“神食”听起来就太夸耀，简直

有点不像话了。尽管心明眼亮时，有什么东西老在他脑海徘

徊，而且不时地爆发出来，他还是对自己居然有此用语颇感

吃惊⋯⋯

“说真的，”他边搓着手，边紧张地笑着说“，这东西远不

止有理论上的意义。”

他把脸凑到教授面前，压低嗓音坦言道：“比方，如果处

理得当，它说不定可以卖⋯⋯”

“精确地讲，”他又走开去说“，是作为一种食品，或者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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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作为一种食品原料出售。”

“说不定它味道不错，只有做好了我们才知道。”

他走到壁炉前的地毯上，转身仔细审视布鞋上的开口。

“名字嘛，”他说，抬头回答一句问话“，我的意见是，我

倾向 它让科学这个于优美古雅的典故。它 赋予科学

一种老派的尊严。我一直在想⋯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

怪⋯⋯来一点点幻想有时也是允许的⋯⋯大力神之敌，好吗？

一位潜在大力神的营养食品，你知道它可能会⋯⋯”

“当然如果你不同 ”意

赖德伍得的眼睛里映着炉火，没有反对。

“你觉得它能行吗？”

赖德伍得郑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它还可以叫泰坦之敌，你知道，泰坦（巨人）们的食

物，⋯⋯你喜欢前者吗？”

“你确信，你不觉得它 ”有点太

“不！”

“噢，我太高兴了。”

于是，他们在整个研究过程，以及报告中都用了“大力

神之敌”这个名字。研究报告一直未被发表，因为出了一些

意外事故，打乱了他们所有的安排。这些意外也被如实记载

在报告中。在他们有意外发现之前，已经制备了三种同源物

质，大力神之敌一号、大力神之敌二号和三号。我对大力神

之敌 称之为“神食”。四号使用本辛顿原创的名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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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本辛顿先生的主意。但是他的灵感来自赖德伍得教

授哲学（会刊）报告中的一篇供稿。他得体地先请教了这位

绅士，然后才着手推进。这个项目即像生理研究，又像化学

研究。

赖德伍得教授是对图表非常着迷的那种科学家。如果你

是我喜欢的那种读者 你肯定非常熟悉我指的那类科技论

文。这种论文能搞得你一头雾水，末了， 还有五到六张长长

的、折叠起来的图表。打开一看，满眼是怪怪的、七里八拐

的曲线图，有些过头的闪电符号，要么就是坐标系上弯弯曲

曲的、难以言表的东西，叫什么“修整后的曲线”，就是这些

玩意儿。你对着这些图表看了半天，最后怀疑，你搞不懂，

连作者自己也不一定懂这东西。可 ，你也知道，是，话说回来

许多科技人员对自己的论文还是弄得蛮清楚的，问题仅仅是

表达上的缺陷，因而沟通上就有障碍。

我倾向于认为，赖德伍得是用图表来思考的。继他在

《反应时报》上发表了那篇不朽之作后，（我们劝非科技读者

坚持读下去，一切都会豁然开朗的。）赖德伍得开始炮制有关

生长的经过修整的曲线及脉搏描记曲线。是他的一篇有关生

长的论文启发了本辛顿先生。

你知道，赖德伍得一直在测量各种东西的生长情况、小

猫、小狗、向日葵、豆子乃至他的小孩（直到他的妻子出面

制止）。他指出，生长一直在继续，速度没有他所说的那样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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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的规则，像这样：

而是有突发性和间隙性，像这样：

而且，显而易见，没有任何东西是在经常性地、稳定地

生长。在他所能证明的范围内，没有任何生物的生长有规律

性和稳定性可言。看起来，好像是所有生物一开始都必须积

蓄生长的力，然后才旺盛地生长一阵，然后就不得不等待下

一个生长空间。赖德伍得作为一名真正小心谨慎的科学家，

其发言低沉，术语很多。他说，生长过程中，血液中可能需

要一种相当数量的要素。这种要素组成得很慢。当这种要素

在生长中用完后，它需要很久才能补足，与此同时，机体组

织就不得不把时间标记下来。他把这种未知要素比作机器中

的机油。他说，一头正在长身体的动物如同一台引擎，可以

运转一阵，然后，需要加了油才能继续运转下去。（本辛顿先

生看了这篇论文后，不禁发出此问：“为什么非是内部生成

‘机油’的‘引擎’，就不能有从外面添加‘机油’的‘引擎’

吗？”）赖德伍得有科学家特有的讲话方式，令人愉快、紧张、

且思路跳跃，所有这些都最有可能激发出对某些内分泌腺奥

秘的奇妙联想，尽管它们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！

在随后的对话中，赖德伍得走得更远了。他把图表所带

它们就像火箭的轨道一样精来的好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确。

他阐明了其中所有的 如果有任何要点的话，即小猫、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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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狗的血液里、向日葵的树液中以及蘑菇的汁水中，有某种

元素的比例在他称为 长”期与间隙生长期是有所差异的。

当本辛顿先生把图表颠倒，转过 度再看时，他开始发

现这差异是什么，不禁大为惊奇，因为，这差异很有可能就

来自同一种物质的出现。在他对最刺激神经系统的生物碱进

行研究时，一直试图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。他把赖德伍得的

论文放在勉强悬挂于扶手椅上的专利阅读台上，取下金丝边

眼镜，在上面哈了几口气，仔细地擦着。

“太棒了！”本辛顿感叹道。

重新戴上眼镜后，他又回到阅读台。他的肘部一放到椅

子扶手上，阅读台就马上发出一声调情似的咯吱声。他随即

放下论文，图表全部撒到了地板上，皱巴巴的。“啊！”本辛

顿先生叫了一声，就把肚子顶在扶手上，奋力去捡图表，全

然无视这一便利设施的习性。发现够不到图表，他就索性趴

到地上捡。就在趴到地上的那一刻，他灵感突发，神食的名

字从天而降⋯⋯

你看，如果他是对的，赖德伍得先生也是对的。那么，

只要把他的这一新物质注入或放入食物中，他就可以告别生

长“休息期”，将以下这种生长模式，

代之以（如果你懂我的话〕这样的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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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赖德伍得谈话之后的那个晚上，本辛顿先生彻夜难眠。

虽打过一阵盹，但也就一小会儿。他梦见自己在地球上打了

一个很深的洞，把成吨的“神食”倒了进去，地球开始膨胀，

国界线也胀破了，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就像一个能干的裁缝

行会那样全都在忙着放大赤道。那当然是个可笑的梦，但它

表现了本辛顿先生激动的精神状态，和他赋予这一创见的真

实价值，比他在清醒时、有防备时说的话、做的事要有意义

得多。也许我不该提及这一点，因为一般来说，互相告知自

己的梦境，并不如我所想像的那样能引起人们的兴趣。

无巧不成书，赖德伍得那晚也作了一个梦。他的梦是这

样的：

这是用火在一幅画着深渊的长卷图上作的曲线。他（赖

德伍得〕当时就站在一颗行星上，在一个黑色的讲台前，对

着“大于皇家原生力协会”大讲新的已经成为可能的生长。

那种原生力以前总是在种族的成长、国家的成长、行星系统

的生长、乃至宇宙的成长中呈以下的走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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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他正深入浅出地、十分有说服力地向他们解释，这种

缓慢的，甚至倒退的办法，将被他的发现迅速替代，退出历

史舞台。

当然可笑！但是，也表现了

我可没有暗示说，这两个梦从任何一方面讲，都应该受

到重视，或者有什么预见性，我所肯定的以上内容例外。

有时甚至是这样的走势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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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实 验 农 场

本辛顿先生一配制成神食，就打算在蝌蚪身上试验这玩

艺。人们往往从蝌蚪入手开始这类试验；蝌蚪生来就命该如

此。达成共识的是，由他，而不是赖德伍得先生来进行实验，

因为赖德伍得的实验室里已经堆满了弹道仪器和动物，用来

研究小公牛的冲撞频率在白昼有何变化。这项研究正在生成

反常的、很令人困惑的曲线图，在这一研究的进行过程中，

装有蝌蚪的球状玻璃仪器是格外不受欢迎的。

当本辛顿先生把他的想法透露给表姐珍妮时，她马上予

以否决；坚决反对把大量蝌蚪，或者任何此类实验生物搬入

他们的公寓。她并不反对动用公寓的一间房来做非爆炸性的

化学实验，这些工作在她看来还毫无结果呢。她也让他有个

煤气炉，一个水槽和一个防尘的碗柜，对那个地方，她要雷

打不动地每周清扫一次。她深知人对酒类的爱好，把本辛顿

先生对在学术界出人头地的渴望，看作是这一粗鄙堕落方式

的绝佳替代。但是，对活着时只能蠕动着爬行，死时又臭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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熏天的任何一群生物，她都无法忍受。她说这些东西肯定不

卫生，本辛顿先生又是出名地体弱多病 说他不才是瞎说

呢。本辛顿要说明这一可能的发现有多伟大、多重要；她说，

这也没什么，很好；但是，如果她同意，他把这地方弄得脏

乱不堪时（这也是必定要发生的结局），她敢保证，他会是第

一个抱怨的人。

本辛顿先生呢？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脚上的鸡眼也顾

不得了，与珍妮讲话很生硬、愤愤不平的样子，还是不见效。

他说，什么都不能阻挡科学的进步；而她说，科学进步是一

回事，在公寓里饲养大批的蝌蚪又是一回事。他说，在德国，

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一个人只要有他这样的思想，就马上

会得到一间两万立方尺，装备齐全的实验室，任其支配。她

说，她很高兴，而且永远很高兴她不是德国人。他说，这么

做会令他从此声名远播；而她却说，在他们这样的公寓里养

蚪反而更有可能损害他的形像。他这么多蝌 说，他是自己居

室的主人；而她却说，与其伺候一大群蝌蚪，还不如去学校

做个女总管什么的。之后，他请求她讲些道理，她呢，则求

他讲道理，别再捣鼓蝌蚪之类的东西了。他说，她必须尊重

他的想法；而她说，不，如果它们臭气冲天，她就不。最后，

他告饶求降，还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，赫胥黎有关本主题的

经典论断则一时记不得了。那句话虽然还不至于差劲透顶，

但也够坏的了。

于是，她大受委屈，本辛顿不得不赔礼道歉。就凭这声

道歉，在他们的房子里用蝌蚪实验神食的希望旋即烟灭。

本辛顿不得不另辟蹊径。一旦将他的材料分离，准备好，

进行喂食实验毕竟是展示其发现的必要手段。他也想了好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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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，是不是把 蚪寄养在某位可靠人士那里，但还是偶然在

报纸上发现的一个词，激发了他创办实验农场的灵感。

还有小鸡，他最先想到它，他想的是一个家禽饲养场。

突然，他仿佛看到了疯长的小鸡。他想像着不断扩大的鸡笼

和食槽纵横的画面。鸡苗容易搞到，又好喂，又便于观察，

要处理和测量的话也不像蝌蚪那样湿乎乎的。单就实现他的

目标而言，蝌蚪与鸡苗相比， 蚪明显又原始又难管。他奇

怪为什么一开始他没有想到鸡而是蝌蚪。早知如此，他就不

用费那么大劲，特别是不用与表姐珍妮闹别扭了。他把这一

提议告诉赖德伍得时，赖德伍得也颇为赞同。

赖德伍得说，他确信，在太小的动物上作徒劳无益的努

力是实验生理学家最大的失策。这恰似用不足量的材料作化

学实验，观察和操作上的误差会大得离谱。此时此刻，讲科

学的人必须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力，争取大的实验材料，这一

点尤为重要。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在邦得街学院，用小公牛

作目前的一系列实验。他的小公牛有时会不经意地在学院走

廊上闲逛，给其他课题组的师生带来某种程度的不便，这就

暂且不提了。毕竟，他得到的各种曲线是很有意思的，将来

发表，也就可以为他现在的选择正名。就他自己而言，要不

是国家对科学的捐助实在是微乎其微，他决不会用小于鲸鱼

的动物作实验的。然而，此刻，要在这个国家，建一个可供

他实验的动物园，恐怕在任何程度上都属于乌托邦式的要求。

在 就另当别论了。德国嘛

由于赖德伍得天天都盯在小公牛身上，挑选实验农场和

设备的任务基本上就落在本辛顿的身上。全部的开销自然也

就都由本辛顿来支付，至少在拿到课题经费前是这样。公寓

蝌

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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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的实验工作就被挑选农场的奔波代替了。本辛顿张望的眼

镜、简洁的秃顶和开了口的布靴开始出现在伦敦以南沿线无

数没人要的地产上。他在几家日报，还有《自然》杂志上登

了招聘广告，希望找到一对负责、守时、干活主动、养过家

禽的夫妇来全权掌管占地三英亩的实验农场。

他发现，可能为他所需的地方是在黑克雷布罗，离肯特

郡的鄂肖特很近。这是个又小又奇怪的隐蔽地方，座落在山

谷中，四周都是老松树，一到夜晚就黑漆漆的，很瘆人。一

处高高的山脊一到日落就把这地方与世隔绝了。有一口荒凉

的带破棚的井，人的居所相形之下反而显得很矮小。小屋里

还干净，没有长野草，窗户已经破了，车棚在正午的时候还

会投下一道阴影。此地离村子尽头的房子还有一英里半远。

它孤零零的，不时传来一组似是而非的回声，稍微调和了这

里的孤寂氛围。

本辛顿一眼就觉得这个场所很中意，非常适合科学实验。

他巡回了一遍，挥着手臂勾画着鸡笼和食槽的位置。他发现，

厨房只要稍加改动就完全可以放下一组孵蛋器和暖棚。他当

即决定要下这个地方。返回伦敦的路上，他在多顿格林逗留

了片刻，敲定录用一对应聘的符合条件的夫妇。当晚，他又

成功分离了足量的大力神之敌一号，更使他这一系列的活动

显得师出有名。

那对合格的夫妇理当受本辛顿的差遣，成为世上首对施

赈神食的人。他们看起来特别老，还特别脏。这第二个特点，

本辛顿先生并没有察觉。要破坏人的一般观察力，搞科学实

验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。他们姓斯金纳，斯金纳先生和太太。

本辛顿先生在一间小屋里面试了他们。屋子里，窗户是密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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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有一个壁炉架，上面镶着一块斑驳的镜子，地上还摆着

病殃殃的蒲包花。

斯金纳太太是位矮小的老妇人，没戴帽子，一头白发脏

兮兮的，紧紧扎在脑后。一张简要的脸上几乎就看到一个鼻

子，鼻子下面的牙也没了，下巴也塌了，全都皱在一起，更

加突出了鼻子的唯我独尊。她穿着石板色的衣服（如果她的

衣服还有什么颜色的话），衣角用红色法兰绒开了叉。她把本

辛顿让进屋，讲话很有防备，一双眼睛绕着鼻子不时地瞥他

一下。她说，斯金纳先生正在打扮。她好歹还有一颗牙，让

她把话讲清楚了。她的一双长长的皱巴巴的手紧张地握在一

起，告诉本辛顿，她养了好几年家禽，孵化器用得很熟，不

瞒他说，他们自己都开过一阵养鸡场。后来因为没有学生才

败落。“交了学费的就是学生。”斯金纳太太说。

斯金纳先生出来了，他是个大脸盘的男子，说话咬舌，

一个斜眼老让人觉得他在俯视你，一双开了口的拖鞋倒很能

博得本辛顿先生的同情。而且，他的钮扣显然不够用，他一

只手把上衣和衬衫抓在一起，另一只手的食指顺着黑金相间

的桌布纹理划来划去。他的斜眼盯着本辛顿先生的达摩克里

剑，带着一副悲凉的超然神情说：“您开饲养场就别想赚钱，

精确地讲，实验也一样，先生。”

他说，他们可以马上动身。他在多顿格林除了干些裁缝

的活，基本上无所作为。“我以为这地方好赚钱，其实不这

样，也没什么可惜的，”他说，“所以，如果您方便，我们这

就来。”

不到一礼拜，斯金纳夫妇就在饲养场安顿了下来。从黑

克雷布罗临时找来的木匠，一边议论本辛顿先生，一边树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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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槽和鸡笼。

“我还没怎么见过他呢，”斯金纳先生说“，但是，我看他

像个蠢家伙。”

“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对劲，疯颠颠的，”木匠说。

斯金纳先生说：“他对养鸡一时心血来潮，噢，我的天，

弄得好像天下就他最懂养鸡似的。”

木匠说：“他看着就像只母鸡，大概是因为他戴的眼镜

吧。”

斯金纳先生靠近那木匠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该死的，每天

我的天，每只母鸡都要我们量尺寸 啊！他还说，这样才

知道它们长得好不好。什么，噢⋯⋯母鸡吗？该死的每只母

该死的每一天⋯⋯鸡， ”他的一个暗淡的眼睛望着远处

的村庄，另一只眼睛却闪着恶毒的光。

斯金纳说完，拿手掩嘴笑起来，一副刻意要感染人的样

子，肩膀耸得高高的， 另一只眼睛却没笑。过了一会儿，

他生怕木匠没有听懂他的意思，又小声地很刺耳地重复了一

遍“：每天要量鸡的个子！”

“比我们的老长官还要糟；幸好他不是。”木匠说。

实验是世上最乏味的工作（除非它变成哲学学报上的一

篇篇报告），而且对本辛顿先生来说，实现他的巨大可能性的

第一个梦想的一小部分，也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。他是在金

秋十月接手实验农场的，到了次年五月，成功的第一丝曙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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